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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市场·大学: 谁决定大学教育的主流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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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大学与政府、市场的关系，可以根据伯顿·克拉克的“三角协调”理论进行解释。通过历史

和比较分析发现，“三角协调”的三方关系似乎并不存在，大学作为一个学术行政组织一直是隶属于政府，受

政府的管辖与支配; 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后，政府支持和鼓励大学在多元筹资中开拓市场渠道扩

大办学资源，于是逐渐地产生了大学与市场的合谋。结果，大学过度市场化影响了政府对大学的有效管理，

而政府过度管理又让大学失去了自主性和竞争力，这样看，三方互动中就呈现出一种“线性推拉”的关系。但

是从大学教育的主流话语看，政府、市场、大学的“三角协调”关系一直存在，所以应当重视采用“三角协调”的

模式处理好三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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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近 20 年的大学变动，有两个大的变化引

人注目: 一是 1999 年的大学扩招，中国大学实现

了从精英向大众化的转变; 二是最近的大学结构

上的调整，预计将有一半以上的大学转为职业技

术性质的高等办学机构。显然这样的巨变不是大

学单独能实现的，必须是由政府 ( 国家) 亲自发

起，有计划、有准备、有目标地对大学系统进行改

革。这让我们想起了 1952 年之前的由政府发动

的对大学进行政治性的全面改造，以及之后的在

大学结构上进行的大规模的院系调整，都可以看

作是政府成功管理大学的先例。改革开放以后，

由政府单方面决定、管理大学的模式发生了变化，

先是依附于政府的市场与大学发生了联系，随着

市场经济的深入，市场体制由不成熟开始走向成

熟。于是，市场开始单方面的影响着大学的生存

和发展。特别表现在大学专业的职业化、市场培

训的规模化、学术研究的功用化等方面。坦率地

说，大学除了保留了一些传统的符号以外，大学市

场化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政府

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对大学的失控或管理的失效

将会导致大学意识形态上和实际作为上的混乱，

特别是大学的分层和结构上的失调会造成新的社

会和教育不公平，继而影响到社会稳定。所以现

在我们看到，刚刚有点松绑的大学突然又绷紧了，

让大学一下子感受到了处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拉

力之中。僵持之下，一个微妙的三方关系形成了。
这样的三方关系引起了学者的注意，研究中发现

这也不是什么新的或特有的关系，其实欧美的大

学很早就出现了这样的关系。其中有一种解说叫

“三角协调”理论 ( The Triangle of Coordination) ，

是由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 ( Burton Ｒ． Clark) 在

《高等教育系统: 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 1983) 一

书中提出的，详见于“整合”那一部分①。这一理

论确实解释了大学与政府和市场的许多方面的联

系，三个角也区分和说明了许多国家的情况。但

是否解释了具有大学本体特征的大学教育的主流

话语，以及中国本土的三方关系，这正是本文的好

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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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与政府: 线性
关系下的运作逻辑

从西方大学产生及发展的历史来看，大学确实

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它自身不产生资源但又需要

资源维持办学，因此早期不得不依附于富裕强大的

教会，为教会培养神职人员。而在现代社会，大学

为社会培养专业人才，其职能也由单纯的教学走向

科研、社会服务而多样化起来。随着大学规模的扩

大，政府开始接手大学并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在

支持的同时政府对大学的控制以及控制的模式也

日臻成熟起来。各国情况虽有不同，但政府与大学

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即使是私立大学也不能脱离

于政府之外。中国近代开始引进并建立的大学从

一开始就是政府的产物，这与传统相符。举例来

说，中国自从有了太学( 教育史经常将太学视为西

方意义上的大学，这里不争论这个话题) ，就是设在

官府，所谓“学在官府”就说明了这一事实。由于

太学就是为官府培养官员的，因此太学是没有所谓

的学术自由和管理自主的。以至于晚近建立起来

的仿西式大学，从一开始就想完全效法西方大学争

取学术自由、管理自主的独立之精神，虽历经百年

但却为何一直未果，盖有其历史渊源的。如果用比

较的视野看，西方大学从一开始虽依附于教会和政

府，但它是有着一定的自由和自主性的。因此有人

说西方大学始终处在自由和控制的矛盾关系之中，

当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时，提供它的资源就越来越

有限; 而依附于教会或政府时，其物质上就显得格

外丰厚。① 这就注定了西方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不

会是对立冲突的关系，而是需要不断主动协商直到

达致一种线性均衡状态，这也是“三角协调”理论

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而中国的大学从一

开始就是由政府操办的，因此这不是单纯的依附关

系，而是隶属和管制的关系。如此关系何谈独立自

主学术自由呢? 于是从民国以来，大学与政府的关

系是紧张的甚至是冲突的，大学的自由和学术的繁

荣是靠着抗拒政府实现的。当然，北大与清华等校

在民国时期出现的学术自由和繁荣，除了与政府的

抗争之外，还有就是社会变动、战乱以及政府对大

学管理毫无经验或顾及不上等原因所致。如果将

这一时期的大学自由和繁荣看成是中国社会常态

的话就未免太不切实际了，那确实是当时社会的一

种偶然产物。大学在那个偶然时期出现的灿烂成

为中国大学永久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积淀，并且进入

了大学的骨髓和精神之中。难怪动辄就有人以民

国时期的大学大师说事，说实话，那时的大师有他

特定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知识空间和学科界限，

放到知识快速增长和科学不断地推陈出新以及专

业越分越细的今天也依然会受到各种挑战和限制。
再说如今的大学掌门人，他是在“科层制”下产生

并受到更多更有效的制度机制控制，这必然会大大

的限制了校长理想的大学理念和可践行的自由

空间。
我们再放眼世界各国之大学，林林总总呈现

出多元化的大学模式。有苏联政府主导管制的大

学模式，这也是我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学习效法

的模式; 有政府与大学“共同决定原则”下的瑞典

分权式的大学模式，我国也曾有过中央与地方政

府对大学管理的集权与放权的钟摆时期; 有政府

支持和促进下的美国大学模式，这也是当前中国

大学希望全盘照搬的模式; 有试图脱离政府管辖

实行大学自治和独立法人的日本大学改革模式，

我们也搞法人但更强调的是在党政体制下的法

人; 还有政府干预下的削弱大学学术权力而试图

强化国家管理权力的英国大学模式②。当然，上

述各国的情况都在发生着变化，但不管怎样变化，

政府对大学支配的逻辑没有改变，只是在支配权

力的强弱上不断在调整着。毕竟，大学在今天的

①
②

伯顿·克拉克主编:《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王承绪等译，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6 页。
1979 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以新自由主义为理念，针对英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福利体制进行了一连串的市

场化导向的变革，冲击了当时的教育理念与制度，并要求重新设计。但有意思的是这是政府直接主导的教育改

革，因此出现了很大的争议，因为没有找到实际的市场，最终还是主张国家对教育的介入。在 1982—1986 年

间，中央集权的趋势逐渐浮现。见苏峰山:“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市场: 从英国教改谈台湾教改的市场论述”，该

文载林本炫、邹川雄编:《教育与权力: 一个批判的分析》，高雄: 复文图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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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位和功能已经足以影响一国的社会经济文

化等方面的发展，大学的改革已经是牵一发而动

全局了。试问，哪一国的政府能完全放弃对大学

的管辖，而任由其自治? 即使在自由的美国大学

里，政府的意识形态也是随处可见的，至少在对不

同移民的同化和整合上、对美国文化的认同上、鼓
励和引导知识与科技创新推动美国经济发展上还

是成功的。再从大学教育的主要过程( 教学与科

研) 和大学影响社会的主流话语来看，其属性仍

然是公共部门的，政府当然要将大学纳入到公共

预算之中。从各国的情况来看，虽然有一种趋势

显示，在民主化的大学运动中，大学增加了更多的

自我调节和院校自治，似乎改变了政府与大学之

间的权力平衡。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政府完全撒

手不管了，大学其实是难以生存的，更遑论什么大

学的自治和学术自由了。这可以在中国的一些地

方大学看到这样的情景，一旦地方政府对大学松

绑并减少了资源支持时，这样的大学很快就会倒

闭。幸运的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施压才得以

保留住这些大学的存在。如果大学要求独立自

主，地方政府巴不得让他们进入市场，由市场供需

规律和竞争机制来决定大学的生存问题，这样就

会迅速死掉一大批大学。
但是非常矛盾的是，大学一方面需要政府的资

源支持，同时又不希望政府对学校进行干预和控

制。因此在大学的亚主流话语中总是盛行着新自

由主义思潮，甚至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大学“去行

政化”的诉求无非是学术权力向行政权力的一种挑

战。从各国大学改革的经验看，还真没有一所大学

认为自己已经是非常古老的而且是资源雄厚到可

以完全脱离政府而存在了，而我们的大学既不古老

也没有资源雄厚就敢于提出不要政府管制、不要行

政权力，实行教授治校。其实行政治校、教授治学

已经做到了可以维持一定平衡的分权治理，这本来

是可以用克拉克“三角协调理论”解释的。但大学

不喜欢这种合力下的均衡，认为政府你可以养我但

不要管我，这个理可能有点说不通。从大学在今天

存在的很多问题看，我认为不是政府管得太多( 其

实政府做了很多的让步，例如逐步放开的招生体

制、多渠道筹措经费体制、各种名堂的教学改革等

等) ，也不是行政化治校造成的，行政对学术的干预

还是有限的。从问题的实质上讲，而是大学缺乏一

种大学间和大学内的竞争机制。美国的大学之所

以超过了欧洲那些古老的大学而引领了大学发展

的潮流，其原因就在于存在着一个相对自由的竞争

机制，同时也与政府保持了一个很好的协调关系，

政府的作为总是围绕着支持和促进大学间的竞争

与合作、大学内的优胜劣汰展开的。当这种市场机

制引进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之中的时候，人们发现，

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似乎更加容易协调了，对政府来

说均衡比控制更节约成本也更加有效。市场是怎

样进入到政府的运作逻辑里的，像竞争机制等这样

的运作逻辑在中国行得通吗? 这正是下文所要探

讨的。

二、政府、市场、大学:

三角协调还是线性推拉?

在这一部分加进了市场的因素，这就形成

了克拉克( 1983 ) 的“三角协调理论”所说的合力

下的三 角 关 系。这 一 关 系 明 显 地 区 分 了 政 府

( 国家) 权力、市场和大学系统这三种势力，依据

均衡和非均衡状态、与每一角的远近关系又区

分出了不同国家的大学性质和模式。而对此的

解释是: 首先从政府来看，政府与市场、大学在

均衡关系建立之前存在着单独控制大学的两个

极端的 形 式: 一 个 是 所 谓 的“起 促 进 作 用 的 政

府”，另一个是“起干预作用的政府”。前者是指

一个政府赞同大学作为为那些具有正式资格进

入大学的人提供一个机会，并不实际主导和管

制大学的核心———如参与模式、内部管理、学术

计划研发和内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等方面的

政策。而后者指一个政府积极地卷入试图影响

和控制大学的内部事务，大学和就业市场的关

系，学术的政治方向以及学科的规划等方面。①
在实际的研究中发现，这两个极端的形式并不

多见甚 至 都 无 法 持 续 下 去。按 照 克 拉 克 的 思

① 弗兰斯·F． 范富格特主编:《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王承绪等译，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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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该怎样协调政府和大学的关系呢? 靠什么

来协调呢? 这是问题的所在。可以想到的最接

近的因素如主管部门 ( 教育部) 、中介机构还是

市场? 教育部来协调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显然并

不成功，因为教育部就是政府。中介机构还不

成熟，还没有建立起让政府与大学都值得信任

信赖的关系，也不可能。那么必然就是市场了。
谈到市场，对政府来说这个概念显然是十分

清晰的，劳动力市场、消费市场、金融市场，再具体

来说什么股市、房地产市场、批发零售市场、电子

商务市场等等。但对于大学来说，这个市场的概

念就显得十分模糊了，实际上是没有专门针对大

学的一个纯粹的市场。改革开放以后，当政府引

导要进入一个市场经济轨道上来，大学的市场化

也就提到了议事日程。先不管理论界对于大学市

场化争论不休的事实，这么多年来大学确实趟出

了一条市场化的道路来。比如大学过去为学校教

学服务的小型校办企业纷纷成为公司，以科技成

果转化的名义创办大型公司和上市公司，以成人

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名义举办各种培训班，最终还

制度化成 MBA、EMBA 和 MPA 以及商学院和职

业学院等。据说这样做是与国际接轨，然而看到

大批热钱流入大学谁还会去论证这样做是否正当

合法。当一座座旧的建筑被拆掉，新的大楼拔地

而起的时候，大学雄厚的财力难道不是市场化的

结果。当然，市场本身并不是一个秉持公平关照

所有大学均衡发展的慈善机构，它一定是以价值

和回报进行公平交易的。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大学

都在市场化中获得了资源和好处，可以说，绝大多

数大学都还是靠着政府的财政和地方政府的支持

维持着。看来，政府想通过市场来解决大学的资

源和扩大发展的问题，实际上只是惠及了少数古

老的名牌大学。虽然少数大学先富起来了，但并

没有带领更多的大学共同致富。大学发展的差异

越来越大，高等教育结构也越来越失衡。
由于资源的诱惑，大学与市场的结合显然越

走越近，政府作为过去唯一的资源供给方本想减

少财政支出而将大学推向市场，但结果出现了意

想不到的问题。比如，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力减弱，

面临政府管理失效的危险。具体表现在大学课堂

上的言论过度自由，大讲什么政治上的西方宪政

主义，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文化上的多元主义，

历史上的虚无主义，还有什么自由、博爱等西方普

适价值观等等。大学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和混乱这

是政府最为顾忌和担心的，也是造成社会不稳定

的主要因素。于是政府不得不出台政策和规定，

重新约束大学的言论与行为①。还有就是中止和

掐断了大学与市场的一些联系和关系，诸如校企

剥离。因为这么多年，不知道大学办企业是大学

受益了还是大学的企业受益了，亦或是市场受益

了? 是少数人受益了还是大多数人受益了，总之

可以说是一笔糊涂账。大学本身就不是企业，企

业内部核算和外部核算是有着专门的机构和人员

操作的，大学算不清这笔账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大

学国有公有资产的流失这是不争的事实，最关键

的是大学还被企业所控制。因为校企的领导和大

学的领导有着说不清的关系，甚至一些名牌大学

都会被大型的校企所左右，在资源分配上、甚至校

内的人事组织关系上、招生舞弊等方面都会有校

企权力介入的影子。这样的校企能不干扰了大学

的正常秩序吗? 校企权力扩张必然带来经济问题

和经济犯罪，在当前的反腐败中不就是查处了一

些著名的校企吗，对此大学的领导能没有任何干

系吗? 所以，由政府出面出台政策剥离校企关系，

还大学一个清静是必然的。
大学与市场的联系还催生了一个外部巨大的

教育市场，这个教育市场显然是针对中小学和大

学发育发展起来的。先不论幼教和中小学的教育

市场，仅从高等教育市场来看，其规模也是惊人

的。据教育部《2012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

报》的数据显示，仅 2012 年计，全国有职业技术培

① 2015 年 1 月 29 日在教育部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座谈会

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高校教师必须守好政治底线、法律底线、道德底线，要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

特别是加强教材建设和课堂讲坛管理，并提出:“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

课堂出现; 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 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

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这可以看作是高校意识形态上的一个收紧了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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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机 构 12. 38 万 所，此 外，还 有 民 办 培 训 机 构

20155 所。从当年开办课程来看，语言类培训机

构开设课程最多，将近 60000 门，其次为 IT 类培

训机构; 开设课程小于 10000 门的为艺术类、建筑

类和公务员考试辅导类。从当年培训的规模看，

全国接受各种非学历高等教育的学生 394. 84 万

人次，已结业 778. 53 万人次①。其实这还是一个

很保守的统计，实际的培训市场还要大很多。有

大学院系举办的各种非学历的培训班、准学历培

训班和学历培训班，还有院系与社会办的各种培

训班，其费用逐年看涨。时下最流行的还有企业

和社会办的培训班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巨大的培训市场师资从哪里来? 大学就是其中一

条主要渠道。大学老师到社会兼职上课，全国各

地到处飞去讲课，这笔收入要远远高于在校拿的

死工资。这样的金钱诱惑太大了，教师哪还有心

思做好份内的教学科研工作。大学本是一个学术

重镇，人类文明的净土。结果大学院系忙办班挣

钱，大学教师忙讲课挣钱，大学的教学质量能不下

降吗? 大学的风气能好吗? 如此看来，大学是不

能单独与市场发生联系的，因为市场最终将大学

带入了职业化、市场化、功利化、世俗化。所以，政

府对大学与市场的关系不得不干预了，从出台的

政策和举措来看，极大的限制和压缩了市场化的

办学规模，进一步完善了对大学和教师的评估机

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大学教师外出进行

营利性活动。
上述举的例子，我本来想用克拉克的三角

协调模式做出思考和解释，但是发现，政府、大

学和市场根本就不是一个三角关系，也不存在

着协调的方式。客观地说，一边是隶属关系，另

一边则是合谋关系。这样看来，倒不如说还是

一种线性关系: 即左边是政府，中间是大学，右

边是市场。大学始终是处在政府与市场的拉力

之中。怎样解释这种关系呢? 我个人认为，对

于政府来说，与大学的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或

者放权，希望大学自己搞活，减轻政府负担; 或

者收权，缘于大学有着太多的自主自由后，导致

政府管理失控失效。当然，过去不存在着这样

的情况，有许多大学除了是国家教育部属类大

学之外，还有很多大学是政府部门办学由部门

专属管理。所以国家部委都有所属大学，这样

既便于管理又便于调控。改革开放以后，由于

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部分部委的职

能甚至机构都发生了变化，结果所属院校基本

都归口教育部。教育部成为庞大的大学院校和

所有这类教育的管理机构。在有限的资源条件

下权力的过度集中所带来的管理上的困难是巨

大的，所以引进市场的概念成为政府管理上的

一种手段，于是放权就带来了大学与市场的合

谋。那么，大学与市场是怎样合谋的呢? 首先

在意识 形 态 上 既 承 认 大 学 具 有 公 共 产 品 的 性

质，同时也声称大学具有非公共产品的特性; 其

二，承认大学在社会中的上层建筑属性，也承认

大学具有生产力的性质; 其三，大学生产知识、
技术和课程，特别是科研成果和专利，因此大学

具有服务要出售，而且买方市场非常大; 其四，

大学能开拓市场，引领市场，继而促进国家经济

增长。正是在这些理由和主张下，大学与市场

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两者结合的结果，在经

济方面是双赢的，但是在代价上，大学却是违背

大学规律也没有守住学术底线，而市场是只有

规律只有交易不设底线。因此被拉下水或成为

市场的 婢 女 那 就 只 能 是 大 学。在 这 样 的 情 况

下，政府就需要拉回大学到它应有的位置上，而

市场也不断引诱和拉紧大学希望再合谋。如今

的大学就是处在政府与市场的拉力之中，这样

看来，大学是根本没有任何的自主性和自由的，

这是真的吗? 我们下面再作进一步的分析。

三、政府与市场: 谁在决定着
大学教育的主流话语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大学与市场的关系主

要是受到了政府干预强弱的影响，一个政府 ( 国

家) 对大学干预强的时候，市场对大学的作用相

对就较弱，而政府干预弱的时候，市场对大学的作

① 见胡锦澜:“中国教育培训市场供需细分与市场前景分析”，搜 狐 教 育，2013 年 10 月 26 日，网 址: http: / /
learning． sohu． com /s2013 / jyktx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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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就增强。大学在这种推拉关系中似乎是左右摇

摆，根本没有自主性。其实在各国大学发展的历

史中也可以看到，凡是政府干预强呈计划式的大

学模式，大学基本是按部就班缺乏改革的动力和

活力，自我调节弱; 而政府干预弱呈现市场经济式

的大学模式时，大学会充分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增

强改革的动力和活力，自我调节强①。显然，后者

是政府与大学都想达到的目标，但为什么政府对

大学的权力放开后又要紧缩或收回呢? 按照市场

竞争机制“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效率优先”不

是很好吗? 原因不外是这样几种: 其一，市场机制

加速了“马太效应”。带有“先天优势”的大学获

得了更多的资源，而普通弱小的院校明显的缺少

市场的资源支持，甚至已有的份额还要被拿走。
大学外部和内部的资源配置越来越不合理，大学

结构也失去了平衡。其二，大学市场化的一个典

型特征是以政府管理失效为代价的，大学的公共

产品性质发生了改变，这样必然导致教育不平等，

催化了优质名牌大学更多地服务于权贵阶层，而

普通民众越来越与昂贵的优质大学无缘。政府这

样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西方社会早已出现过

精英大学贵族化，以及今日分化成更为严重的为

中上阶层服务和不平等社会再生产的精英大学。
其三，对于我国的大学来说，办学的政治方向一直

成为大学的头等目标。因此，政治思想教育、道德

品质教育以及爱国主义教育总是渗透在大学教育

和校园的主流话语之中。这在政府对大学干预强

的情况下不会出现问题，但是，当政府放开权力，

大学与市场联系紧密的情况下，大学教育就会出

现多元化甚至冲突和混乱的话语体系，干扰了主

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方向。因此，政府的收权和

干预就是必然的。
分析到此，看来政府和市场都会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着大学教育的主流话语。但笔者认为，真

正决定着大学教育的主流话语，既不是政府也不

是市场，而恰恰是大学本身，大学的主体行动者，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来看，政府是从外部整体上即宏观上

对大学进行管制和干预，而不会在具体细节上，

其实也无法顾及具体实施方面。举例一，教育

部下文通知各大学应当将政治思想教育放到首

位，应当成为大学教育的主要课程，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应当是大学的主流话语。那么具体

到怎样讲政治，在大学主流话语中怎样体现价

值，这却是大学教师把握和控制的。举例二，政

府和教育部要求大学在应届大学生就业上要保

持在 90% 以上的签约率水平，而各大学都能完

成任务，至于怎样完成的这个指标那是大学内

部的事情。举例三，国家和政府希望在未来一

定时期内能有几所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什

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用什么标准? 政府并没有

明确。几所领命的大学倒乐得这样，于是自己

确定了“率先”这个模糊的时间表，政府也如约

通过财政拨下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经费。举例

四，1999 年的大学扩招也带来了扩建，很多大学

都从银行贷了款，大学不是直接生产和销售单

位，如何还? 各大学累计起来的银行欠款成为

死账坏账呆账的至少也有大几千个亿吧，最后

看来也只能靠政府买单了。举例五，一直以来

大学对统一的高考制度颇有微词，现在政府给

你自主招生的权力，让你扩大自主招生规模，结

果自主就被滥用了。由于自主招生缺少相应的

监管措施，一些大学的自主招生也被曝出了腐

败现象。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是应当客观地承

认，政府对大学并没有管得那么多，其实在很多

方面，是大学在引导着政府，让政府心甘情愿地

为大学买单。以上这几个例子是不是就足以说

明大学不是没有自主，而是有着太多太大的自

主了?

其次，在市场经济下，大学与市场是一种什

么关系? 谁是受益者? 是大学在引导着市场发

展还是市场直接影响着大学教育的主流话语?

关于大学与市场的关系要在理论上解答确实是

一件困难的事情。按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构想的纯粹的市场经济，即使是在西方现代市

场体系的国家中也绝无仅有。各个国家( 政府)

都会以各种方式引导或干预市场经济，而最近

① 弗兰斯·F． 范富格特主编:《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王承绪等译，第 6—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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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的新凯恩斯主义给政府干预经济又重新注

入了活力①。如此说来，大学与市场的关系必然

涉及政府这一面。实际上，市场经济最初的起

步必须是依靠政府的政策和财政扶持才慢慢走

起来的，而最活跃的市场都是在大学周边出现

的，比如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成为清华、北

大的产学研市场，而后建成的海淀科技园又成

为两校产学研基地，还有称为“西部硅谷”的依

托西安交大、西安理工大建成的电子一条街，后

横跨两 街 一 区 发 展 了 1000 余 家 企 业、科 研 机

构，形成了产、学、研一条龙的西安市电子产业

孵化基地，强劲的发展势头和西北地区的巨大

市场潜力，成为西安信息产业的龙头。从这些

科技市场发展来看，初期一定是依靠大学走产

学研之路，之后，经过对大学研究成果的孵化，

市场开始走产供销之路。在这一阶段，大学与

市场的关系在政府的引导下还是一种相互扶持

相互依赖的关系。而且这一时期用克拉克的三

角协调模式可以解释得通，确实，大学与市场是

一种协 调 关 系。在 这 一 时 期 的 受 益 者 是 双 方

的，大学通过市场获得了经济收益，市场通过大

学而逐 渐 扩 大 发 展 起 来。除 了 电 子 科 技 市 场

外，大学与市场协调下又建起了劳动力市场、人

才市场; 还有培训市场以及形成体系齐全的外

部教育市场。可以说大学培育了市场，市场也

为大学作了最好的回报。由于两者之间的关系

越来越紧密，市场的力量开始渗透到大学内部

的专业设置，科研市场化、课程职业化的现象越

来越普遍，甚至一些古老的名牌大学都以职业

训练为重，渐渐的干扰了大学的学术和人文学

科的发展。市场真的有这么大的力量吗? 接下

来我们再分析。
第三，大学真的是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摇摆吗?

大学教育的主流话语真是受外部力量( 政府与市

场) 影响和制约吗? 大学的自主和自由真的就没

有吗? 回答这些问题，应该先从现象到本质进行

分析。如果从现象上看，大学确实是在政府与市

场之间摇摆，政府稍微放松或适度放权，大学就滑

向市场这一方。而市场以巨大的经济利益引诱大

学按照市场的需要办学，特别是科研专利上、专业

设置上、毕业生就业上以及各种市场化的培训上。
这些表象确实存在，但它能代表了大学教育的主

流话语吗? 笔者认为根本不能，也根本不会。那

么，从大学特有的本质上讲，大学的独立自主、大
学中人的自由从来就没有缺失过，或以公开的形

式存在或以隐含的形式出现。举例来说，最近几

年出现的大学自主招生虽是教育部同意下实施

的，但是大学在自主招生上的结盟，什么“北约”
“华约”和“卓越联盟”，却不是教育部批准的。其

规模越来越大，很有三分天下之势，你能说它没有

自主性和独立性吗? 还有，大学设立的双学位制

度、通识教育学院、虚体研究机构、产学研模式等

等，不都是大学自主就可以决定的吗? 再说大学

中人的自由，先不论其本源是来自西方大学的民

主化影响，还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的感召，亦或是成为知识分子就必

须加入自由的行列等原因。大学教师缺少自由

吗? 我认为根本就不存在着缺少自由的问题，这

样还不断呼唤自由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或是为

了争取更多的自由。我们知道，大学在学理上有

着批判精神，这是探讨学术所应具备的素质。当

批判延伸至现实，甚至自由地扩大到对政府和国

家以及对制度的质疑和否定时，这就在意识形态

等方面出现混乱而导致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国家

和政府才会出现干预，干预的结果无非是将你的

自由回到你的限度之中。再从大学与市场的关系

看，市场的力量似乎在决定着大学的发展，大学也

在按照市场的需求调整办学方向。其实，这也是

一种表象，代表不了大学的真实情况。比如说，大

学承诺市场培养学术性和职业性的复合人才，而

实际的情况是，大学只负责了培养学术人才，而职

业型人才成为大学生个人的选择和技能储备。因

① 新凯恩斯主义者们继承了旧凯恩斯主义者关于国家( 政府) 应当直接干预经济的基本主张和做法，又借鉴了

新古典经济学的某些合理的理论如供给学派的一些微观理论基础，同时又在反思并吸取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一些宏观经济实践中得到的经验教训，最后综合考量了各方的争论和批评后，遂发展了有别于旧的国家干

预经济的新凯恩斯主义，其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较为具体的理论解释、政策主张和行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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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学内在的评价还是以学术为重，教师也是重

学轻术，特别是大学的内在环境是抵制职业化的。
再以科研论，经费充足当然是好事，但是申请什么

规格的科研课题更为教师所看重。专利转化固然

重要，但是专利获得国际学术界同行认可就更加

重要了。所以，市场的力量可以影响大学，但还是

有限的，因此说大学教育的主流话语本质上都是

独立的、自主的和自由的。也可以说，政府和市场

都只能在大学这个“黑箱子”外进行管制和合谋，

任何想进到“黑箱子”里的努力似乎都是徒劳的。

四、小 结

本文最终也想说明克拉克的“三角协调”是

一种理想的解释模式，但涉及三方具体的运作机

制上，也就是内在的协调方式上似乎是无法解释

通的。对于中国的大学，历史上有过很多次的改

造和革新，貌似什么都可以改掉，唯独“独立之精

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生命总能在浴火中重生。
因为大学既不同于政府、无法按照政府的逻辑运

作，又不同于市场总是需要博弈并进行理性的交

易。大学是由专门的行动者所组成的独立的学术

群体，它有传承也有生命，对于每一位坚守学术的

人来说理想大于原欲，也就是说有着高于物质需

求的自由之精神追求，这才是大学之本源。如果

你将大学看成是行政科层制下的一个专门机构，

那你就既理解不了大学也管理不好大学。本文揭

示了这一点，并不是想放任大学无原则的独立和

自由，而是希望政府与市场都能认识到大学有其

内在本质的规律和特点，以及行动者的主观动机

和精神支撑，从而避免简单行政化的管制和完全

功利主义的市场运作所造成的双重失效。这就是

说，依据三角协调模式，大学既不能行政化也不能

市场化，一定要将大学看成三角关系中的一方，探

讨适合我国大学实际情况的管理或协调模式。当

然，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大学在外部如果不依靠政

府和开拓市场，是根本无法生存更谈不上什么发

展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谓内在的独立

自由也就成了虚幻的了。因此，三方先理顺独立

与治理的协调关系，自由与共识的辩证关系，内在

与外在的必然联系，未来的政府、市场和大学，才

可以回到“三角协调”模式的对话之中。只有这

样，才可望让大学既有效实现政府的管理目标，又

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促进市场的发育和完善，还能

在学术上、科学探索上、知识创新上、人才培养上

以及价值与精神追求上实现大学的理想。总之，

三方共赢，才是三角协调模式的最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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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the Triangle of Coordination”theory by Burton Ｒ． Clark，this thesis trie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universitie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in China． Through historic and
comparative analyses，the thesis reveals that the relationships of“the Triangle of Coordination”are seemingly
non-existent among the three parties． As academic and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Chinese universities have
always been par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ubject to its jurisdiction and control． Since China started to
establish it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the government has supported and encouraged universities to
extend marketing channels and expand educational resources by pluralistic financing，thus helping to gradually
form the collusion between the universities and the market． As a result，the excessive marketization of
universities has affected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universities by the government，while the excessive
management by the government has caused the universities to lose their autonomy and competitiveness． Thus，
the three-party interactions have taken on a“linear push and pull”relationship． B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of higher education，“the Triangle of Coordination”among the government，the
market and the universities will continue to exist，so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use of“the Triangle of
Coordination”mode to handl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three parties in a proper way．
Key words: “the Triangle of Coordination”theory，linear push and pull，higher education，mainstream discourse

( 责任编辑 刘曙光)


